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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自治区，从东经 97 度的阿

拉善戈壁荒漠到 125度的呼伦贝尔林海雪

原，一辆蓝白相间的大车都曾驶过。它搭

载着几位风尘仆仆的伙伴，还有上千段贮

藏在电子设备中的、这片土地苍茫而鲜活

的历史。

早在 1957年 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局 （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派出

工作组到各地进行文化调查。许多地区交

通不便，居民点极其分散，要丰富农牧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

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

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

“乌兰牧骑”诞生了，其原意为“红

色的嫩芽”，即红色文化工作队。今天，

文博战线也有自己的“乌兰牧骑”——内

蒙古博物院流动数字博物馆，近日获评

2024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这辆蓝白相间的数字展车，就是在文

博战线的“乌兰牧骑”流动舞台。

东西南北，送去了什么

内蒙古博物院的流动数字博物馆项目

始于 2013年。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内蒙古

自治区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内蒙古自治区 2013 年城镇人

口总数为 1468.8 万人，乡村人口总数为

986.5万人；边境线沿边一线共有 20个边

境旗市区，面积 61.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80余万人。

当时，乡村虽已普及广播、电视、

图书等公共文化服务，但博物馆文化资

源相对匮乏，文物因运输安全等问题，

无法到达基层，在边境地区，这种情况则

尤为明显。

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副部长石

瑛表示，内蒙古地域广，公共文化资源

分布不均衡，流动数字博物馆的初衷，

便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惠及基层百姓，

将博物馆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

的文化生活。

内蒙古博物院历时 3年，对 1000余件

珍贵文物进行三维数字化，打造了全国首

创的高新技术集成的流动数字博物馆。流

动数字展车配备高清显示屏、互动触摸

屏、多媒体音响系统等，设置不同的展示

区域，如文物数字展示区、文化体验区、

互动交流区等。VR 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

于文物所处的历史场景中；AR 技术将虚

拟的文物信息叠加在现实环境中；3D 建

模技术高精度地还原文物原貌，方便观众

进行全方位的观赏。

内蒙古博物院规划发展部数字化科科

长、研究馆员李丽雅介绍，这项技术有几个

优势：一方面，保护文物安全，避免因多次

搬动而对文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更贴近

观众，在播放数字三维文物的时候，增加观

众对文物的兴趣。在这背后，还有专业团队

对文物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撰写详细

的研究报告和解说文案，支持后续的展示

和传播。

历史文物有了“电子灵魂”，就可以更

“轻盈”地去往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农牧区

以及边防哨所、厂矿、学校，还可以根据不

同巡展地的背景和需求，从成百上千件文

物中快速筛选组合，形成有当地文化特色

的展览。

石瑛回忆，每次巡展路线是先确定出

行方向，“从呼和浩特出发，是去中部、东部

还是西部”，然后确定行车路线和巡展地

区，再和当地文物管理所联系，商议最有效

的巡展点。

自 2013年 5月 18日首次展出，至 2024
年，该流动数字博物馆已深入内蒙古 12个
盟（市）的 103个旗（县），累计展出 420场，

行程超 4 万公里，随车开展社会教育活动

199场。

酸甜苦辣，遇见了什么

“生活在较偏远地区的观众，在展车到

来之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展览手段的。”

多年来随展车出远门的讲解员红格尔说，

“我们都是深入苏木、嘎查 （蒙古族对行
政乡和行政村的称谓——记者注），到草

原去，到农户牧民的身边去。他们感到很

新奇，也非常重视，很多人会盛装打扮，

穿着华丽的蒙古袍、戴上头饰，来参观。”

“孩子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大车一开

进学校，他们就欢呼雀跃。这个车对他们

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们把车打开

后，他们更是眼睛发光。”另一名讲解员

斯琴塔娜说。

因为年龄小，又没有接触过文物，孩

子们最初只是对这些电子设备感到好奇，

他们走来走去，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左滑

右滑。“但是在他触摸滑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对数字展品产生好奇。”斯琴塔娜

说，“孩子们会问，阿姨，这个里面的东

西是什么呀？这时我们就会抓住机会告诉

他们，这个叫文物，这是来自博物馆的非

常珍贵的文物，如果你读懂这个文物，你

就懂一段历史了，你说你厉不厉害？”

“孩子们会接着问，阿姨，那这个文

物是干什么用的？它是什么时候做出来

的？真的是金子做的吗？古人是怎么做的

呢？”斯琴塔娜就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把古人制作的工艺解释给孩子听。

红格尔回忆，许多孩子对马具类的文

物尤其感兴趣，“很多孩子确实能在生活

中接触到‘男儿三艺’（骑马、射箭、摔

跤）。他们看到漂亮的、金银材质的马

具，眼前一亮”。

除了大车上的展览，工作人员也会在

乡村学校开展“欢乐大课堂”活动，题库

会根据参与者的地区、年龄而更换，分历

史文化类、民俗类、革命类等。带孩子们

了解蒙古族摔跤服时，工作人员还会穿好

服饰比画两下。

“小学生会在留言簿上写观后感，都

是简单的话语，如‘我好喜欢’‘我想去

博物馆’‘想让妈妈带着我去’……我也出

生于旗县，看着他们，就像看着当年的自

己。”斯琴塔娜说。

展车来到中学和大学时，对历史感兴

趣的青少年就多了。他们会联系自己在课

堂上学的知识，和讲解员交流，比如，哪件

文物借鉴了唐代风格，辽代的文物又有什

么特征。

内蒙古博物院藏有自治区各地出土的

文物，这些文物被数字化后，也随展览“回

到家乡”。红格尔记得，在赤峰巡展时，观众

看到出土于当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

陶器，了解到文物原件还在国家博物馆展

览，非常激动自豪。

“许多牧区的爷爷奶奶，可能没上过

几天学，也没走出过这片牧场，所以我们

会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爷爷奶奶很有热

情，有的已经弯腰驼背，还是很努力地走

来，登上台阶，进到我们的展车当中。”

斯琴塔娜说。

乌兰牧骑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玛奈

（我们的）乌兰牧骑”，乌兰牧骑队员则被唤

作“玛奈呼和德（我们的孩子）”。流动数字

展车的工作人员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让斯琴塔娜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在

呼伦贝尔的一个牧区，一位老额吉在展车

门口脱了鞋才进去观看。她说：“刚放完

羊，从羊圈赶来的，我怕弄脏你的车

哦。”“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打扫，我

就怕你凉。她说不怕，我就想着不要弄脏

你们的车。”斯琴塔娜说，还有一些牧民

担心自己手脏，不敢碰屏幕，每到这时，

讲解员们就会引导大家“放心摸”。

“他们非常淳朴善良，会说，姑娘你

来家里吃点饭？有些阿姨直接会抱住你，

亲亲你的脸颊说，姑娘辛苦了，这么远赶

来。”斯琴塔娜说，老人们也会用“乌嫩高

要（真好看）”等蒙古语情不自禁地称赞。

春夏秋冬，带回了什么

巡展年复一年，队伍在路上遇到过不

少困难。讲解员徐晓旭说，在路上，讲解

员和司机什么都得干：打理维护“大块

头”的展车，遇到行车障碍时下车疏通，

搬运移动电缆……

为了安全，展车要相对低速行驶，然而

路途遥远，如从呼和浩特到阿拉善偏远地

区有近 1000公里，还途经许多无人区，大

家经常夜行或凌晨出发。路上条件也十分

有限，早年间，斯琴塔娜住过阿拉善的一

个招待所，“3个女生 4个男生睡大通铺，

厕所是要走很远的旱厕，没有水，洗脸、

洗衣服都成问题”。

在阿拉善，车窗外经常是一望无际的

沙漠戈壁，他们遇到过中小型沙尘暴；东

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是好的，但如果冬天出

发，遇到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天气，大家

就在工作服外套羽绒服再套军大衣。还有

其他突发意外，比如展车很重，遇到沙地

或疏松的地面就可能陷进去，最困难的一

次，大家拉了几个小时才把车拉出来……

但旅途和展车也在发生着变化。

“路上的基础设施，如水电网、路况等

都在完善。”斯琴塔娜从 2014 年开始跟巡

展，和刚开始相比，她发现孩子们从对车

的机械装置和车载设备感兴趣，逐渐转变

为对数字文物本身感兴趣。

2019 年，内蒙古博物院启动“流动

数字博物馆展车提升改造项目”，增加了

100余件新数字文物，新制作了动画，增

强了数字文物的交互能力，并新采集了一

些化石、文物的数据，更新了数据库。

让大家更惊喜的是，还有看过流动展

车的观众亲身来到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

博物院。斯琴塔娜在馆内遇到过一个来自

阿拉善额济纳旗的男孩，他说：“你们的

流动大车去过我们学校，我那会儿答应

你，我会来博物馆参观的。”

徐晓旭说：“在馆内接触到的大多是

城市居民，当你下乡后会发现，还有很多

需要文化滋养的地方，还有很多百姓需要

我们，这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职业认同，

一种被需要的责任感。”

徐晓旭希望馆内展览和展车巡展，都

不断提升无障碍服务。她去过乌兰察布市

儿童福利院，面对听障、视障的孩子，她不

能进行通用讲解，而是牵引着孩子的手去

触摸感知。“我们不但要突破物理空间的距

离，还要克服感知能力的障碍。我们要持续

倾听遥远的、少有人注意的声音。”

今年暑假，内蒙古博物院搬进了新

馆。新馆西门的一面墙上写着：“一个博

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徐晓旭想起自己的经历，对这句话的

理解更深了。“不能辜负‘乌兰牧骑’这个称

号，每一次巡展，都力求脚步更深入一点，

讲解更生动一点，服务更贴心一点。我们载

着的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物数据，而是基层

人民对文化根脉的渴盼，我们倾尽所能，传

递的是深埋血脉的文化自信。”

流动博物馆奔赴草原 文博“乌兰牧骑”驰骋戈壁

□ 姚 明

在硝烟弥漫的抗战记忆长廊里，一部

融合热血传奇与民族史诗的长篇小说——

作家知侠于 1954 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激荡了数代中国读者的心

灵。这部以鲁南铁道大队为原型的英雄叙

事，不仅是烽火年代艺术化再现的典范之

作，更是一部解读民族精神坐标、洞悉人民

战争伟力、传承红色血脉的鲜活教科书。

创作的种子萌发于战火前线

知侠创作《铁道游击队》的种子萌发于

战火前线，其初始素材积累与革命实践不

可分割。1943 年夏天，担任山东抗日根

据地 《山东文化》杂志副主编的知侠前往

鲁南游击区参与武装斗争表彰大会，首次

接触铁道大队的传奇人物徐广田、杜季伟

等。会后，他便迅速整理材料，草创 《铁

道队》小说在《山东文化》连载了两期。

之后，他深入铁道游击队及其战斗过

的地方采访。在与游击队员们同吃同住、并

肩作战的数月间，他亲历了飞车夺机枪、奇

袭鬼子运钞车等惊险战斗，并在游击队员

的身体掩护下，伏于微山湖畔麦田躲避日

军扫荡。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对

铁道游击队的战略价值与英雄品格形成

了切肤认知。至 1949 年前，知侠已积累

了 30万字珍贵素材。

1953年，已经在山东省文联任职的知

侠，以发掘优秀抗日题材作品专项创作研

讨为契机，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系统重构，

强化了政委李正所代表的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深化了刘洪、芳林嫂等人物精神世界

的刻画。

1954年定本，删减了部分个人英雄主

义的战斗描写，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与军民

鱼水情的整体渲染，使鲁南铁道大队的形

象更契合新中国初期对“人民武装英雄集

体”的期待与要求。这个由作家个体记忆上

升为国家叙事的文本定稿过程，使其从民

间传奇升华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

革命文学经典，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范式的代表作之一。

自 1954年出版后，小说又进行了多次

修订。产生了 1955 版、1959 版、1965 版、

1977版和 1978版等多个版本。有对语言风

格进行白话优化，有依据当年未使用素材

和健在队员口述对战斗细节的补充。小说

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 10种文字，

传播到世界各地。迄今，《铁道游击队》小说

畅销达 400多万册。

小说还被改编、续编或新编成近 10部
同名文艺作品。其中，1956年电影热映，插

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唱大江南北，

让亿万观众痴迷、陶醉，在几代人心里留下

了美好记忆。

传统江湖侠义精神的创
造性转化

《铁道游击队》编织了一幅壮阔的人民

战争图景。小说从日军占领枣庄煤矿引发

百姓血泪抗争，写到 1945年铁道队员在受

降日军时的胜利时刻，贯穿抗日战争的全

程脉络。知侠独具匠心地以铁路线为地理

轴心，串联起夜袭洋行、血战苗庄、六里石

诱敌、湖上反“扫荡”等关键战役场景，形成

点线面交织的叙事网络。

其情节推进，既呈现了抗日战争中“基

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

动战”的战略逻辑，更以高度戏剧性的“爬

火车”“炸铁轨”“劫机枪”场景，构成悬念高

潮迭起的叙事链条。这种将宏大史观嵌入

传奇历险的结构模式，既满足大众审美期

待，又保障了革命叙事的庄严性，成为革命

英雄主义美学的典范。

真实历史人物群像，在小说中实现了

个性化艺术典型再创造。刘洪的勇猛刚

毅、李正的智慧坚忍、王强的缜密机警，

以及芳林嫂的坚韧忠贞，均源于铁道大队

的真实英雄，但又超越个体经历，进行了艺

术提纯。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知侠特别重视

从生活细节揭示精神世界。比如，刘洪从为

兄复仇的矿工成长为革命指挥员的心路蜕

变，王强潜入敌营当装卸工时佯装抽烟观

察地形的生活细节，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增强感染力。小说避免了高大全式的概念

化书写，通过对英雄们烟火气的生活描写，

彰显血肉丰满的真实质感。

民间文学语言与地域风情的融合，造

就了小说独特的审美境界。小说大量运用

山东鲁南方言的鲜活对白，如“俺”“咋办”

“乖乖”等；巧妙融入地方民歌元素，将“琵

琶节奏像机关枪似的，弹出我们飞车夺机

枪的豪情”这类充满民间韵味的诗化语言，

编织进叙事。

微山湖芦苇荡中游击船队的隐现、枣

庄炭场风雪的肃杀、铁路沿线高粱地的苍

莽，构成地域景观的动态画卷。知侠将革命

暴力美学与传统江湖侠义精神进行创造性

转化，王强化妆侦察的智斗描写，带着《水

浒传》的神韵；刘洪飞身劫军列的壮举，则

唤起“劫富济贫”的侠义想象，使红色叙事

获得深厚的文化心理认同基础。

穿越时空的火车头，承载
着历史启示鸣笛向前

铁道游击队的敌后破袭，对日军战略

动脉实施了致命切割。日军占领华北后，依

赖津浦线运输煤炭、兵员，以维持战争机器

运转。铁道大队执行的炸毁铁路百余次、颠

覆列车数十列、毙伤日伪军逾数千名的战

绩，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

小说中浓墨描绘的“劫票车”“取布车”

情节，均源于真实战史，如游击队在颠覆日

军货车获取西药后转送八路军，袭取布车

缴获细布千余匹，解决了鲁南军民冬衣危

机。铁道大队对战略物资的截断与转用，形

成“日失我盈”的态势，其牵制作用使日军

被迫增调兵力护路。这正是毛泽东“战争的

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

略思想的生动注脚。

小说对政治建军规律的深刻诠释，昭

示抗战力量的精神源泉。有别于早期自发

武装斗争，铁道大队是正式被纳入八路军

苏鲁支队建制的，杜季伟等政工干部在队

伍中建立的支部成为核心堡垒。知侠以李

正为叙事焦点展现党的引领作用，从纠正

“个人复仇主义”到灌输抗日民族大义，从

严肃群众纪律到实行民主管理，终使游击

队从“飞贼”升级为坚强的抗日武装。鲁南

民众“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缝军

装”的支前热潮，也证明“人民是真正的铜

墙铁壁”这一真理。

《铁道游击队》从抗战烽火中一路走

来，其文本生成扎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实

践，版本流变映照着时代精神的演进脉络，

英雄叙事熔铸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高

峰。鲁南铁道线既是一条被战火反复锻造

的钢铁动脉，更是一条联结历史与当下的

精神纽带。《铁道游击队》如一架穿越时空

的火车头，承载着历史启示鸣笛向前。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铁道游击队》：铁道线上是杀敌的好战场

□ 杭 侃

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但龙长什

么样呢？宋代的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

卷一《叙制作楷模》中说：

画龙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

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

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

似虎，耳似牛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

升降之宜。

宋代的龙已经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龙

的形象，它能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

升降之宜”的长长的身躯，一般认为取源于

蛇。龙又被赋予了兴云致雨的功能，先秦的

文献中就将其与水相连，如《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记，“龙，水物也”。

说起与龙相关的词语里，最不容易让

人理解的，可能就是“龙马精神”了。马，是

如何与龙在一起的呢？

马也看身高，一米八以上
就是龙？

《周礼·夏官·廋人》说：“马八尺以上为

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

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

于 23.1厘米，八尺是 184.8厘米，七尺就是

161.7厘米，六尺是 138.6厘米。马匹个头越

大，价格就越高。

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简牍中有很多关

于马匹名称、年龄、高度的记载，如“传马一

匹，骝，牡， 须，齿八岁，高六尺二寸，名曰隻

骝”。“传马”是古代驿站系统中用于传递文书

或运输物资的专用马匹，“骝”特指鬃毛与尾

部呈黑色的红马。这匹名叫隻骝的 8岁公马

高六尺二寸，这个尺寸指的是马的肩高。

现在蒙古马的肩高 130 厘米左右，单

纯从马匹的肩高来说，蒙古马肯定算不上

“龙种”。但是，蒙古马自有其优点，宋朝的

大科学家苏颂曾经出使辽国，他在《契丹

马》一诗中写道：“边城养马逐莱蒿，栈皂都

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

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

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

苏颂还给这首诗写了一个注：“契丹马

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

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

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

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

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剔，云，

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

宋朝“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七

等中，各以一寸为差”。南宋初年，名将韩世

忠买了一匹肩高五尺一寸的高头大马，宋

朝的一尺是 31.68厘米，这匹马肩高是 161

厘米，韩世忠把它送给了宋高宗赵构，理

由是“此马非人臣所敢乘骑也”。所以，连

宋人都看不上“风寒霜雪任蹄毛”的蒙古

马，但蒙古骑兵正是驾驭这种马，横扫了

亚欧大陆。

人类太需要马，给马赋予
很多想象

马和龙产生关联，不仅仅是马的高度。

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中说，“世俗画

龙之象，马首蛇尾”。说明汉代的龙首其实表

现的是马头的形象。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

龙乃以蛇为主体，嫁接上“兽的四脚，马的头，

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龙

（蛇）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这个部落兼

并了以马、鬣、鹿、鱼等为图腾的部落，就在蛇

的躯体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

于是就形成了复合式的图腾。

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原始社会中被我

们讨论的一些“龙”的文物，则以红山文化

出土的一种躯体蜷曲如“C”形的玉雕最为

接近。今年 6月，“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

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这是迄今规

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红山文化主题展，汇集

了 20多家文博机构的 310件/组珍贵文物，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

“C”形玉龙。

考古学者郭物在《国之大事：中国古代

战车战马》中就明确说“龙自草原来”，他认

为“公元前 35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玉

龙，其带鬃的头很可能就是以野马为蓝本”。

“马者，武也”，马是速度和力量的象

征。马的出现，改变了冷兵器时代东西方文

明的交往方式，北方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

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辽史·食货志》）。

东汉名将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

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

之难。”所以，马在古代世界得到人们的普遍

真爱。“五花马千金裘”，看看唐代人对马的

装饰，可以说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种宠爱和想象古人一直都有。

公元前 4世纪至公元前 3世纪的阿尔泰地

区巴泽雷克墓中的殉马，装饰奇特，有的马

头上装扮了鹿角。公元初阿富汗希巴尔干

“黄金丘”出土的双马神金耳饰，中央是一

位头戴斯基泰式样的圆锥形帽的贵族，双

手各握一匹似龙似马的动物。动物的鬃毛

部分饰有绿松石镶嵌的水滴纹，它有长长弯

曲的龙角，还有一对飞翼。之所以说似马，是

因为它的头部明显是在表现马首；之所以说

它似龙，是因为它的身躯成扭曲的 S型。

因为人类太需要马，所以给马赋予了很

多想象的色彩。欧洲的神话里有半人马，下半

身是马，上半身是人，他拥有人的智慧和马的

疾速。西方古代雕塑中常能看到这一形象。

独角兽的原型是一匹纯洁的白马。巴

亚尔是传说中的一匹马，它能根据骑士的

数量，拉长或缩短自己身体的长度，这些想

象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对“龙马”的理解。

龙自草原来

北方草原上是不是有八尺高的马呢？

可能是会有的。一则马种会出现变异现象，

二来马种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历史学家

孙家洲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重温了

《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的故事。“近塞上之

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

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说明代地（主要

指今山西北部地区）之马和胡人之马，有着

种群之间的交流。

而“代马”（代地培育的马种——编者
注）却一直作为和平的象征，保留在古人的

意向里。如唐代崔颢所作的《雁门胡人歌》：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

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

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

时时醉向酒家眠。”

不过，如果“龙自草原来”，那么它长长

的身躯，表现的还是蛇吗？草原上有蛇，但

都是体量不大的草蛇，很难将其与龙矫健

的身躯联系起来。马是群居动物，苏颂就说

过，草原上的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想象一

下，如果有一匹高头大马嘶鸣在前，万马奔

腾在后，扬起的滚滚红尘足够激荡人心。

我劝天公重抖擞。

龙马精神，马是怎么和龙在一起的

2024年3月27日，流动展车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

受访者供图

2024年4月28日，流动展车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讲解

员徐晓旭引导孩子们将卡片文物放在摄像头下，文物会立体呈现在屏幕中。 受访者供图

2014年 8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讲解员红

格尔和小朋友一起体验增强现实（AR）技术呈

现的文物互动。 受访者供图

一 物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故

宫博物院藏。 全杨/摄

革命文物中的文学课·抗战

《铁道游击队》作者知侠签赠茅盾的版本，中国

现代文学馆藏。 作者供图


